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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气度、树立理想，为成佛做祖积聚资粮
刚  晓
引子
今天咱们举行新学年的开学典礼，光泉法师作为院长，他实在应该过来，但今天政协会开幕式，第一天总不好不露一下面，再者，他参与政治，能够更好地给我们创造一个学修的大环境。所以，他没来得成，那我就代替了。
咱们这个会场，有一百四十个位子，正式学生应该是够的，新报名的学生，下一周才考试，但既然赶上了，也来参与一下，感受一下气氛，所以位子不够了，又加了这些凳子，人还坐得这么的挤，六个人的位子坐了八个人，大家担待一点儿。
武林佛学院
杭州培养佛教人材、办佛学院，历史其实也不短，1946年的时候，曾经办过武林佛学院，是太虚法师让演培法师、妙钦法师来具体操作的，当时并没有明确院长人选，经费当时就是由灵隐寺支持的。演培法师、妙钦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是同学。演培法师讲《俱舍论》，妙钦法师讲国文，不过妙钦法师只讲了一个学期就回福建了，这样主力就只剩下演培法师了，于是太虚法师又派了会觉法师过来，明确了会觉法师是院长，会觉法师是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生。当时还有一位若瓢法师任教，若瓢法师是净慈寺的副寺，但他是当时很著名的画僧，国画画得可好了，他给文化界交往很多，有不少文艺界人士都会提到他，象作家郁达夫、画家唐云等，后来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里也回忆到了他。可惜若瓢虽才高但名声不是太好。至于巨赞法师，他是1931年在灵隐寺出家的，抗日战争的时候各地奔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。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杭州，1948年任武林佛学院院长，以前咱们说他创办武林佛学院，这是说错了。1948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了，其中的自立法师，后来到台湾、到菲律宾弘法，也是很有影响的，2010年去世的。去年过来的妙峰长老，也是那一届毕业生，活到现在的师父，也只剩他一个了。还有一位周正文先生，也在武林佛学院读过书，后来还俗了，现在在径山寺的边上村庄住，我还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他，采访一下他。
杭州佛学院前奏
文革之后，俞昶熙会长八几年就开始在三天竺讲经说法。当时有不少居士都来听，咱们宗教局封懿(副)局长——当然了，当时不是局长——也来听过，她给我说过好多次她听课的事儿。1995年左右，中天竺交归佛教协会管理了，俞会长就把讲经活动移到中天竺来，到1997年3月份，光泉法师过来中天竺，这才明确要办杭州佛学院，1997年底接受报名，1998年初考试录取，这就算是正式招生开学了。最开始还不叫佛学院，是叫杭州市佛教僧伽进修班。条件很简陋，因为先前中天竺是被人家拿去办工厂了，智圆法师给我说是灯泡厂还是家具厂，现在有些记不清了。
当时进修班的条件，确实很简陋，因简就陋，只有咱们现在中天竺住的那幢楼的第二、第三两层。老师呢，主要就是光泉法师，还有我们的纪老师，从最开始就一直就在护持。按咱们印普法师的话说，纪老师是奶奶级的人物，一直到现在还在为咱们佛学院尽着心力，确实很不容易，劳苦功高。当时呢，我记得还有一位曹曙红老师，后来曹曙红老师去玉佛寺了。也还有其他几位老师，但相对来说在的时间不很长。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状况逐步逐步好转了。
在中天竺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那一幢楼，住也在那里头，上课、办公也都在那里头，人也不多。再到后来，就是现在靠南边的那一幢楼，先时是佛教协会的安养院，人家还围着一个小院子，里头住着几位老和尚。后来他们搬走了，搬到上天竺的边儿上，那幢楼是交给中天竺用，但是其中有一层是给佛学院用，佛学院是给做教室，我印象中还有一间作库房。这样佛学院所用的地方就大了一点儿，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走得确实很吃力。
杭州佛学院成立
1998年开始做佛教教育事业的时候是叫进修班——当然了，我们是想直接叫做杭州佛学院的，可杭州宗教局没有权力批，就说先叫成进修班，但按佛学院的要求来办，就当是佛学院的筹备期，于是2000年我们就挂牌叫杭州佛学院，但是后边加了个括号，“杭州佛学院(筹)”，字是俞德明老居士给题写的。这牌子一直挂了好久。同时呢，我们一直在向国宗局办佛学院的报批手续，当时宗教局的翁焕灿局长和光泉法师前后跑北京好多次，一直到2006年2月22日，国家宗教局终于给批了下来，我们才把括号筹给拿掉。当时国家宗教局在给我们批杭州佛学院的时候，给我们还特批了一个艺术学院，当时李革他们说，杭州这个地方好，为什么好呢？说，文革后恢复寺庙，各地都在建庙、塑佛像等，可是建的寺庙、塑的佛像，你不好意思说不好，可实际上真的不好，真是恨不得把它扒掉，可又不能真去扒，因为我们是和尚，人家塑佛像，是有很大功德的，去扒，还真不行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在塑的时候就塑好。
丑陋的地藏像
我当时在九华山，九华山塑了一尊地藏王菩萨像，具体多大我也没有数据，在肉身宝殿北侧下边儿的那个地藏殿里。殿右角供有慈明和尚肉身，虽然他成了肉身，但也只是在殿堂里占一个小角儿，当时没有装金，是涂漆处理的，地藏王菩萨还是占主位的，那尊地藏王菩萨像我记得好象是在武汉做的，可大了，可你一看地藏王菩萨的面相，真恨不得把它给砸掉，难看，让人生不起欢喜心。当时我办杂志，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就把我的真实想法给登在了杂志上，说假若再来啥运动了，扒掉就扒掉，我是不会心痛的。肉身殿主持和尚就不高兴了，向仁德大和尚告状，说：刚晓说的，要把我塑的地藏王菩萨给扒了。大和尚就说了，他也只是那么说说而已，他敢吗？他要是真敢去扒，居士们还不把他先给砸啰。
这尊菩萨像塑得真的不好，当然了，要叫咱塑，咱也不会，不过，不会塑我不会看吗？能不能激起我内心的欢喜感我还是知道的。其实哪儿都一样，全国各地都是，建筑、佛像真让人满意的不多。
敦煌艺术
即使敦煌，好不好，好，现在都说敦煌的壁画是第一流的，但在当初，它肯定不是第一流的，第一流的画师、人才，一定是往京城、主要城市汇聚，这就是城市的一个基本特征——天然的吸引人才的能力、汇聚人才的功能，现在人不都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聚吗？这是一样的。敦煌在当时就比较偏僻，相对来说一定不是第一流的画师。可惜，京城、主要城市，那都是战火蹂躏之地、打过来打过去的，所以第一流的作品留下来也相对来说难点儿，甚至肯定点儿说，根本留不下来，咱们知道一句话，“纸八百绢一千”，也就是说，一千年以上的画是没有的。至于塑像、寺庙，那都是多少次修旧如旧了，所以说根本是杂烩，说它是汉朝的、南北朝的而已，实际上是杂烩。过了多年之后，到了清末，忽然发现了敦煌，在当时不是第一流的作品，与现在最好的比起来，也不得了，这是时代的问题。
杭州佛学院艺术学院
国宗局说，希望现在人把塑佛像啊、盖庙啊这些事也做好，多少年之后再看也能拿得出手。说杭州这地方好，因为有一个中国美院在这儿，中国美院在中国的艺术界是顶呱呱的：一个中国美院、一个中央美院。中国美院在这儿能够给我们帮助，于是，国家宗教局给我们批了一个艺术学院。
当时国家宗教局在批佛学院的时候，批专门学院的有两个：一个是我们，还有一个是上海佛学院，上海佛学院批的是文献，但他们没有开起来，还是只有教理院。我们这艺术学院招生了，它那里一直没招到生。你说学教理的那还行，学艺术的也还行，你说学文献，那在外面学多好了，外面的大学可能要学得好一些。这是时节因缘的问题。
院长的理想
我们光泉法师，是很有理想的一个人，想着把我们佛学院办成一所国际性的综合性佛教大学。当然这是理想，有理想才行。人总得有点理想，不然就废了。他有理想了，他才能够给我们提供支持，那我们下面就可以一展身手。我们慢慢地一步步往前走，当然了，走起来确实很难，连盖个房子也经历如此多的磨难。大家都知道是好事，但好事也不见得就能顺畅得了。
象今年的文明敬香，国家宗教局网站给杭州作了个报道，表扬杭州做得好。杭州市政府还给写了感谢信，这就是杭州市宗教局的政绩，宗教局来我们这儿开会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。可事实上你不知道，灵隐寺多难啊！被商户一次次冲击：你们都文明进香了，我们的香烛卖给谁呢？没办法哟，这事总得慢慢有个适应过程。
光泉法师想让我们成为综合性佛教大学，这是最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得一步步办管理学院、戒律学院、艺术学院、外语学院等各个学院，但这都得一步步走。哪一步时节因缘具足了就办，看，艺术学院已经招生了，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该第一届毕业了。咱们女众部现在也已经招生了……一步一步的来，只要有理想，千方百计地努力，总是有实现的可能的。
人生观的建立
我们学佛的时候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是相通的。你在社会上的时候，在人生中间，按我们各位小师父的年纪来说，都不大，这时候正是塑造人生观的时候，这时候学多少知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学得可能都不好，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，清楚得很。各位出家时间也都不长，对于佛教知识啥都不知道，当然了，说你没有接触到佛教，也不对，可能你接触到过一点儿，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家。佛教说了，你现在能出家，那都是过去世的因缘，你一定不是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结过缘，那都是与无数佛结过缘了，这样你现在才能出家。可能大家已经听到过一些佛教知识了，不过我告诉大家，你们听到的基本上全是错的，当然了，也不能算错，只能说是零碎的知识，那是形不成合力的，形不成合力就没法推动你在修行道路上前进，只能消耗你的能量、时间，在佛学院这儿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佛教知识系统地教给你，把你的“错误”掰扯过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在努力地向着三恶道前进了。
“弘扬正法、舍我其谁”的气度最重要
各位小师父现在呢，主要任务是学习，这学起来相对来说，确实比较辛苦，不过不要怕，因为搁这儿也就四年功夫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转眼间就过去了——也有年龄的原因，当初小孩子的时候，盼望过年，扳住指头数日子，咋还不到过年呢？上学的时候，好象也没觉得日子咋快，我在九华山早就说十年了十年了，我觉得我说了好久，可直到离开的时候才整十年，而现在呢，我猛一回头，在杭州佛学院已经十好几年了。也就是说，时间根本是在过一个感觉。
曾经有同学说，四年时间过去后回头想想，好象耽误过去了似的，长进很不明显。没有关系的，我也是从佛学院出来的，按我的经验来说，二十多年之后回头想想，我在佛学院学了一丁点一丁点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忽略不计，而且我现在所选的因明学，在佛学院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学过，完全是出来佛学院之后才找老师、找资料学的。随着因明学的学习、理解，才反过来促使我对因明之外的东西重新在头脑中进行整理，我通常讲座的时候都讲我自己整理出来的所谓理论框架。
所以，大家不要担心，知识是能够补起来的，啥时候要用啥时候补也来得及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是气度，我们在这四年里，如果能够帮大家建立起一个“弘扬正法舍我其谁”的气度，那我们就成功了。社会上的学校也是，微积分公式是你教的是他教的其实没有多大关系，是我教给你薛定鄂方程的，也不重要，但我的人生观是在某老师的影响下形成的，我会终生感恩，这太重要了。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气馁。
我们并不比古人差
我们听一个话太多了，都说什么呢？时代不好了，古人怎么怎么好，我们现在人怎么怎么不好，人心不古等等。千万要把这一想法扔掉，这是传统的糟粕。我们现在人肯定比古人不差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气度。古人也不比我们好，我们也不比他们差。这是我们现在比的不对的缘故，你不要拿古代藕益大师来比，藕益大师是比我们好，但藕益大师是唯一的，根本不具普遍性，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普遍现象和古代的顶尖者比，那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人比人能气死人，你还活不活了？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比。现在是什么时代？人家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互联网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就是大数据时代，你把海量的、周全的数据与他们比一下，甚至会觉得比他们好得多。
原来是我错了
我们大家现在都看着哩，我师父给我说过，少林寺是被当时的老和尚给卖掉了，怎么卖了？老和尚当时抽鸦片，抽着抽着不行啊，没钱了，把这个牛卖了吧，又没钱了，怎么办呢？把这块地卖了吧，把那块地卖了吧，后来终于卖了个净光，连老和尚自己呆的地儿也没有了，他卖得自己只能呆在原来的磨房里了。现在少林寺又起来了，少林寺那么小，屁大点地方，与它的名声真是不相称，可外边儿是人家景区的地方，人家景区不让它扩它也就扩建不了。为什么少林寺在世界各地建下院，自己里边实在太小了，根本转不开身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没有办法在硬件上改变，就做一些虚拟的，当然了，应该叫软实力。又是武、又是医等等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别看是个楞头青，其实是个书呆子，完全被书本束缚了——永信法师所做的事儿，都不是一个和尚应该做的，书上说和尚应该读经、参禅等，他做的完全不是啊。现在我上了年纪，终于知道了永信法师做的，其实没有错，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，至于说不被时人所理解，没有关系，以前的百丈怀海禅师、马祖道一禅师，那都是些什么人啊？现在我们说他们是一代大师，你可不知道他们当时被骂成破戒和尚，是被当时的僧团给开除出去的。我们现在说星云法师，都挑大拇哥，那是大师。茗山法师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去九华山，仁德老法师招待，我也在边上，茗山法师还指点我编杂志的事儿。饭桌上茗老闲扯到星云法师，说曾经是他的学生，不过是被他开除了。大师怎么了，年轻时也是调皮鬼儿。
我选择把信心坚定起来
所以，我们这时候一定不要老是自己看不起自己，现在这世界上，各行各业都认为自己重要、了不起，我们却老看不起自己，这咋行呢？我们也不要老认为我们这时代不好，其实我们这时代还是不错的。当然了，你说真的好吗？从究竟来说，肯定是不好的，因为什么而说不好呢？因为你生在这个地儿，生在这地儿就不好吗？当然了，《地藏经》上说我们阎浮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、无不是业，所以，你要不是坏蛋的话，你生不到这儿，生在这儿就说明了你肯定不是好人。生在这儿有两种情况：要不然你是菩萨示现来度化众生的，要不然你就是坏蛋。不过，即使我是坏蛋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从现在开始，发愿努力往好的方向走就行了。人生是什么？就是选择！当下即可选择，既可选择为善、也可选择为恶，所以，人生是自由的。我们老说活在当下，就是选择。
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：我们的任务是弘扬正法，而弘扬正法的责任，就由我来担当。我们向古代的祖师学习，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我们要在内心里树立理想，并一直坚持下去
另外，我们要得有理想，理想可以指导你的人生。光泉法师有他的理想，要把我们佛学院办成国际性的综合佛教大学。当然，理想的实现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时候甚至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的，象佛教中的创宗立派，基本上都是两到三代人才成功。有理想，并且百折不挠，终是有成就的，咱们中国人都喜欢《三国演义》，你看刘备，那是个好东西吗？谈不上，但人家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，他的理想就是成就帝业：小时候就指着村口的大桑树说，“我为天子，当乘此盖”，能行吗？不行，二十八岁了还在农贸市场上当小贩卖草鞋，但人家努力了，一辈子为了天子梦的实现而千方百计地努力。他理想坚定，办法总是想出来的：自己不能打，结交关羽、张飞，让他们来冲锋陷阵，自己谋略不行，找来徐庶、找诸葛亮、庞统……你说，他武不能打、文不能谋，但人家就是主公、领袖，为啥？他就是凭理想的凝聚力把大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了。最后人家真的成了蜀汉昭烈皇帝。
我们也应该有理想，只要为了理想而奋斗了，哪怕最后没有成功，我们失败了，那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，就象保尔·柯察金说的，“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……”我为了我的理想而奋斗了，我就不后悔了。修行本就是生生世世的事儿。
优秀学生要表扬、别的要鼓励
大家学得好了，好，你们是好学生，表扬。学得不是太好的，也不要觉得抬不起头，虽然现在不给你发奖，但我也尊重大家，绝不会看不起你，有可能你是未来的星云法师。你即使是犯了点儿错误的学生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，我也不会说开除你，以后万一你成大师了，我再腆着脸说你是我的学生？我不会的。当然，你们也不是我的学生，你们是杭州佛学院的学生，就象星云法师说的，不是我的弟子，是佛光山的弟子，一代、二代、三代……有一次我在外面讲座，有一个人说曾经是我的弟子，不好意思的很，后来还俗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说是我的弟子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收过一个徒弟，你是曾经在九华山佛学院读过书，还俗也是很汉子的事，敢于直面血淋淋的人生，这有什么呢？当然，你要出家我会劝你慎重，你已经出家了我劝你努力精进，你现在还俗了，我劝你勇敢面对世事。只要正大光明地做人，就好。
（根据录音整理）

八月十五
碧  青
家园  满地的谷穗
都已金黄灿烂
山谷里  静默照天的清潭
从没有远离我的身边
这一天没有黑夜了
只要挺直脊梁  抬起头来
凡尘里的每一种角度
都对应着
空天里
明月的圆满
月光  月光  天地共生的月光
我们的心灵圆满之源
佛说  她原本
不生不灭  不垢不净  不增不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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